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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和巴克並非真正的朋友。事實上，有一段時間安東尼甚至想把巴克殺

了餵狗。因為那次在舊金山作案時，巴克騙過安東尼，致使安東尼白費了許多功

夫，卻分文未得，還差一點被警方抓住，因此，當今天晚上巴克來敲安東尼的門

時，很出安東尼意外。 

  巴克還是那樣高大強壯，長長的刀條臉，闊口，手中拿著一瓶酒。 

  「先不要發火，安東尼。」巴克搶先開口，搖晃著酒瓶，「要發火也等先喝

完這瓶──」酒才喝了一半，安東尼已經知道了巴克的來意。巴克在城裏探知了

一個肥厚的保險箱，卻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為他打開。安東尼是最好的開保險箱

能手。 

  現在有許多初出江湖的毛頭小子都是用氣割的方式，需要帶很多工具，安東

尼從不需要帶太多的工具，而且幹起來迅捷無聲。 

  「安東尼，舊金山那件事，請聽我解釋，」巴克的目光轉來轉去，「我身邊

有一個女人，總是纏著我死要錢，你知道被女人死纏時的滋味。這次我會以十倍

的回報來補償你的。」 

  「誰知道你小子會幹出什麼事？」安東尼不屑地說。在巴克吞掉安東尼的那

部分錢之前，安東尼就有些看不慣他。巴克好吹牛，好擺闊，很容易被女人勾引；

巴克穿衣花俏，在幾百個人中你可以一眼看見他；巴克喜歡開那種大型的豪華轎

車，很惹人的眼。幹這行的人不應如此。 

  但無論如何，巴克腦子裏還是有些東西的。尤其在找保險箱方面，他絕對是

個天才，並且總能計劃周詳。和他一起幹，就得容忍他的脾氣，而且不可相信他，

尤其轉移的時候不能把保險箱裏所有的東西都交給他。像上次在舊金山，他們都

中了巴克的套。 

  巴克帶來的是一瓶上等的ＸＯ，這意味著他此次的確需要安東尼的幫助。安

東尼慢慢地品著酒，不喝白不喝，是不是幫忙則另當別論。 

  巴克的三寸不爛之舌又在侃侃而談，把一切說得天花亂墜。 

  安東尼神情中透出懷疑之色。巴克板起面孔，露出入伍新兵般的真誠之色，

舉起右手說：「安東尼，我保證這次絕對公平，也絕不會有女人介入，而且這次

相當容易。」他倒滿兩杯酒，在手中撞了一下，遞一杯給安東尼，「我敬你，夥

計。」 

  安東尼已經有幾個月沒喝到這樣的好酒了，他很缺錢用。他問：「什麼事這

麼容易？」 

  「我這裏搞到了那幢樓的建築圖，一切全計劃好了。」巴克拍拍口袋，「這

次會是我們兩人的經典之作。只你我兩個人就夠了，沒有第三者參加。我們一人

一半。」 



  安東尼漫不經心地應著，心中暗忖：上次在舊金山正是有第三者參加，才被

巴克吞掉了自己應得的一份。如果只有兩個人的話，一個對一個，自己倒是不怕

巴克。雖然巴克頭腦轉得更快，但自己的力氣比巴克大。 

  巴克問：「你要不要我再多說一些情況？」 

  安東尼點點頭，又把酒杯伸過去，美酒的滋味真是不錯。他最近一直運氣不

佳──相信巴克早就看出來了。他的屋裏凌亂不堪，房間燈光昏暗，由於沒有暖

氣，他穿著一件舊毛衣。最近，他甚至像周圍那些無能的傻瓜一樣去給別人打工，

四處做一點辦公室的工作，卻沒找到一個固定的雇主。 

  巴克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打開。這是一張精心繪製的計劃圖，只有內行才

看得懂。房間、通道、樓梯、電梯──標得詳細而精確。 

  「安東尼，你看，這次如探囊取物。」巴克拍著圖紙，臉上每個毛孔都向外

滲著自信。「嗯，」安東尼打量著鉛筆畫的圓圈，「這是什麼？」 

  「珠寶──大部分是鑽石。很容易脫手的。我已經聯繫好了買主。或者，你

那部分自己去脫手。」巴克咧嘴笑著，又把酒瓶遞了過來。 

  安東尼又喝了一杯，掏出一支香菸，彈了一彈。巴克把一隻銀製的打火機湊

上來。「接著說。」安東尼吸了一口菸。 

  「好。我們從這條巷子靠近大廈，從這裏進去，上三樓。」巴克指點著計劃

圖，「這本是一個大廳，現在隔成五個小辦公室和一間保險櫃室。我已經弄到了

這道門的鑰匙。」他曖昧地眨眨眼，「我認識在這兒工作的一個妞兒，幹那事的

時候偷偷掉換了她的鑰匙。我還知道樓裏的警報系統。」他又指了指末端的房間，

「保險櫃就在這兒。」 

  「什麼樣的？」 

  「一個又大又厚的力神牌保險櫃。我還沒有見過，不過他們告訴我已經有十

幾年了，又大又重，鎖得很嚴。」安東尼並沒有問「他們」是誰，巴克一定買通

了內線，但不會告訴他。「只有一條出路？」安東尼看著圖紙問。 

  「那有什麼關係？反正也不會有人看見我們。下週末有三天假期，我們週五

午夜去下手。他們發現被盜的時候，已經是三天之後了。」 

  安東尼點點頭，細細品著酒：自己還能再信任巴克嗎？會不會又被他騙了？ 

  「我已經計劃就緒，一切萬無一失，安東尼。」巴克搖著酒瓶，「你我是多

年的兄弟，所以我才來找你，那些珠寶至少價值五十萬元，我要彌補你上次舊金

山的損失。」 

  安東尼不聽這一套。他仔細研究那張圖，問了許多問題。巴克回答得很圓滿，

似乎毫無保留。安東尼不得不承認這樁買賣不錯。巴克說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偵

察、再偵察，還花了許多錢打聽消息。他知道珠寶肯定會在那個保險箱裏，他知

道任何該知道的末枝細節。 

  「我還要告訴你，安東尼。」巴克說，「這是我的洗手錢，是我一生最後的

一票。這次拿到錢後，我會遠遠離開這兒，再也不回頭。我要定居到我家鄉的那

個農場中，忘記過去，過一輩子舒心日子。」 



  安東尼讓巴克把圖留下來，答應第二天答覆他。換作旁人，他早就跳起來滿

口應承。但對巴克，不得不有所顧忌，他必須多考慮一下，如果巴克欺騙自己，

又如何應付？安東尼越想越覺得巴克會在得手後，出其不意地暗算自己。如果巴

克預先埋伏兩個人在小巷裏──事情不只是開保險櫃那麼簡單，安東尼絞盡腦汁

想了大半夜。第二天巴克打來電話，安東尼回答：「我幹了。」 

  「你真是個聰明的傢伙。」巴克笑著掛上電話。 

  幾分鐘後，巴克來到安東尼的公寓，用鉛筆在圖上寫出了街道名、公司名等

等。安東尼發現那棟大廈距他的公寓只有兩公里路。 

  他們約好了見面的地點。巴克閃身離開。 

  以後的兩天裏，安東尼收集了一些工具，又從一個黑幫團體搞到一瓶特製炸

藥，答應在一週內付款。他又弄到一隻小型提箱，仔細地把應用之物整理好。然

後，他又上街買了一套西裝和一頂帽子。這樣一來，他看起來像個公司職員。許

多人在大廈裏晚上才下班，安東尼前一段時間做過許多辦公室工作，所以知道得

很清楚。 

  安東尼徒步去目的地偵察了一番。一切都和巴克說得一樣，但是那條小巷不

大對頭。小巷黑漆漆的──裏面可以藏許多人──如果有人躲在那兒，等候著他

從樓梯上帶著價值二十五萬元的珠寶走下來，情況可不妙。 

  星期五晚上。安東尼和巴克如約見面。 

  進入大廈並不難，沒有遇到任何麻煩。他們徒步從生鏽的梯子上到三樓。巴

克花了十分鐘關掉警報系統──這正如他許諾的一樣。事情順利極了。 

  巴克打開門，倆人一同走進。他們又隨手關門。「夥計，全靠你了。」巴克

說。 

  安東尼直接走到後面放保險櫃的地方，這是一個單獨的小房間，可以起到隔

音的作用。這是他們唯一的保險櫃，說明一定應有東西在裏面。安東尼仔細地檢

查保險櫃，巴克站在附近，顯得局促不安。 

  「巴克，別站在這裏分散我的注意力，你攪得我心神不安。」安東尼說。 

  「你大概需要多長時間可以搞定？」巴克問。 

  「半小時，也許四十五分鐘。你別站在這兒死盯著我。」 

  巴克聳聳肩，進入另一個房間。安東尼找了一塊舊布，掛在唯一的窗戶上，

然後打開燈，關上門。安東尼花了十五分鐘時間仔細檢查保險櫃和房間。 

  巴克敲門，「安東尼，你還要多久啊？」安東尼關掉電燈，打開門，告訴巴

克不要亂動。 

  巴克站在門邊，看著安東尼小心翼翼裝上火藥。安東尼的動作很慢。巴克有

些焦躁不安。 

  安東尼點燃引線，兩人都躲在屋外。保險櫃爆破得不錯。低沉的一聲爆炸，

幾聲卡嚓響，保險櫃門就開了。 

  巴克欣喜萬分，一陣風似地撲進保險室。保險櫃裏是空的！ 

  安東尼氣憤地大叫：「你說過有百分之百把握這裏有珠寶！」 



  巴克呆立了一會兒，惶惑地搖頭，然後暴跳如雷，連說裏面應該有啊！ 

  這事對巴克是個可怕的震驚，安東尼還從未見到有人這樣失望過。 

  安東尼也相當沮喪，兩人一起詛咒，踢翻了桌椅，然後溜出大廈。 

  巴克的車停在小巷裏。車上還有另兩個戴眼鏡的人。安東尼知道，如果此時

他真拿著二十五萬元珠寶的話，已經是個死人了。 

  巴克上車，問也不問安東尼是否搭車，逕直開走了。安東尼轉過巷口，上了

一輛計程車。 

  第二天，安東尼決定離開。巴克恢復了一點理智，好歹到機場送了他一下。 

  安東尼搭了一架南飛的七四七班機──他並不在乎飛向何處。只要有他和他

的皮箱在。 

  他曾在打工期間留意過辦公室職員的工作習慣，知道他們總喜歡改動保險箱

密碼。記密碼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於是總會有一個方便地記密碼方法。他故意延

長檢查保險櫃的時間、在抽屜中找到了一個不走的鬧鐘。他按鐘錶上的時間數

字，輕易打開保險櫃，將珠寶放入皮箱。然後關上保險櫃，再用正常的方式爆開

保險櫃。 

  這一票的確彌補了上次舊金山的損失。 

                      -----------------------------(完) 

 


